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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假装成年轻女孩骗过一个男大学生， 很短的时间里就骗了他 6 万多元。 后来觉得从他那里无利可图了， 就把他拉黑了。

这样的情况太多， 我已经记不清了。” 阿萍这样告诉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本想在朋友安排下去境外推销酒水， 结果却与前夫偷渡至柬埔寨， 加入当地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伙同他人创建“萍姐组” “欢喜

组” 等不同组别， 通过网络聊天交友， 诱骗被害人参与网络虚假赌博、 投资。 今年 7 月， 青浦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 偷越国 （边）

境罪对阿萍及其前夫阿伟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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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利可图后她把男大学生拉黑了

2020 年 11 月 1 日， 上海

市青浦区公安分局来了一名神

色焦急的女子。 一进门， 女子

便拉着民警说： “我要报警，

我遇到了比特币诈骗了。” 经

安抚， 女子终于坐下来说出了

自己的受害经过。

女子叫小贝， 10 天前，

也就是 2020 年 10 月 21 日，

小贝被偶然结识的网友诱导下

载了一个“江某资本” APP。

这一 APP 中可充值人民币兑

换比特币， 随后进行投资。 不

仅如此， 小贝还被拉入了一个

“投资指导群”， 群内多名网友

都告诉小贝“在这个平台投资

可以赚大钱”。

小贝缺乏相关的法律常

识， 没有顶住诱惑， 开始向平

台投钱。

开头几天投资效益良好，

引得小贝不断充值， 累计至十

几万元。 可不久， 亏损便出现

了。 小贝有点慌， 向群里的

“专家” 求助， “专家” 一番

分析后建议小贝可以加码。 于

是小贝又陆续充值， 可始终不

见投资局面好转。 此时， 小贝

已经充值 105 万余元了。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会不

会现在不适合投资？ 当小贝想

要及时止损， 将平台中的余额

提取出来时， 却发现根本无法

操作。 多番尝试都失败后， 小

贝终于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诈

骗， 于是向警方报案。

根据相关线索， 2020 年

12 月 25 日， 警方于福建等多

个省份抓获涉案人员杨某等人

（另案处理）， 并锁定一在柬诈

骗团伙及其境内外运输诈骗成

员的“蛇头” 渠道。 经检察机

关引导侦查， 公安机关通过开

展线索查证及目标锁定， 于

2023 年 3 月 6 日至 3 月 13

日， 在福建、 河南、 湖南、 黑

龙江等地一举抓获“蛇头” 及

诈骗团伙成员十数人 （均另案

处理）。 同年 6 月 7 日， 该案

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在多名犯罪嫌疑人中， 阿

萍和她的前夫阿伟引起了检察

机关的注意。

年近四十的阿萍面容憔

悴， 完全看不出她曾经是该犯

罪团伙的“小头目”。 被称为

“萍姐” 的她负责的“萍姐组”

与另外两名犯罪同伙 （另案处

理 ， 已获判 ） 的“欢喜组”

“二十组” 并列“江某资本”

三大组， 手下有十余名“猪

仔”， 诈骗被害人员更是不计

其数。

经讯问， 阿萍坦白了自己

与前夫阿伟辗转出国的犯罪经

过。

“我没什么文化， 不懂什

么法律， 初中毕业后就在餐厅

做服务员， 还卖过酒， 摆过地

摊。 认识阿伟并结婚后生了两

个儿子， 他们现在在读高中和

技校。” 说起孩子， 阿萍的脸

上浮现出一丝温柔， 但很快又

化为焦躁与悔恨， “2020 年

的时候， 我和阿伟离婚了， 认

识 了 开 KTV 的 ‘德 哥 ’ ，

‘德哥’ 说他老板‘强哥’ 要

在柬埔寨开更大的 KTV， 看

中我的推销能力， 想让我去推

销酒水， 我就决定去了。 阿伟

不放心我， 要一起过去。”

阿萍和阿伟当然不是通过

正规途径去往柬埔寨的， 他们

在“德哥” 等人的安排下进行

了偷渡。

“我们先到‘德哥’ 指定

的汽车站， 随后有安排好的车

子过来接我们， 走的都是无人

的小路。 到一座荒山脚下后，

他们让我们徒步上山， 每走一

段路就会换一个人来带路， 寸

步不离， 防止我们离开。 接连

换了几个带路人后， 又有车来

接我们， 换了好几种交通方式

才能到达目的地。” 阿萍回忆，

“我当时去柬埔寨只是去推销

酒水。” 阿萍无法否认自己的

偷渡行为， 却极力遮掩自己的

诈骗行为。

然而， 银行流水及出入境

往返时间等证据摆在眼前， 检

察官严肃劝说： “阿萍， 希望

你认清形势， 端正态度， 将自

己的问题交代清楚， 争取宽大

处理。” 同时检察官也告知阿

萍， 应当念及两个还未满 18

岁的孩子。 阿萍最终坦白， 交

代实情。

原来， 阿萍和阿伟初至柬

埔寨确实从事销售行业， 但没

过多久便被“强哥” 的犯罪团

伙吸引。 强哥团伙下分三个小

组， 阿萍和阿伟很快成为其中

一组的负责人。 起初该组以阿

伟的名字命名， 但明显阿萍的

声望更高， 在不久后， 该组便

更名为“萍姐组”。

三个组的主要工作内容与

小组架构类似， 在“组长” 之

下设有多名“猪仔” 组员， 平

时使用各类聊天软件聊天引

流， 骗取对方信任后根据对方

喜好发送赌博网站下载链接或

“教授” 投资理财“技巧”。 在

对方被吸引下载软件后， 便将

其拉至 QQ 群或微信群内。

实际上， 群中除被害人外其他

大多都是犯罪团伙成员， 众人

烘托气氛， 带动被害人参与其

中， 由此借机获利。

“因为所谓平台内的数据

都是后台操控的， 客户看到的

数据都是假象， 我们通过修改

数据来让客户以为赢钱， 其实

客户最终盈利的钱都是无法提

现的。” 阿萍说， “所以我们

可以稳赚不赔。”

阿萍记得自己还曾经骗过

一个男大学生， 她假装成年轻

女孩获取对方信任后发展成恋

爱关系，利用男孩的轻信，阿萍

在很短时间就骗了他 6 万多

元。后来，阿萍觉得男孩再“榨”

不出更多油水，无利可图了，就

把他拉黑了。这样的情况太多，

阿萍已经记不清每一个的具体

细节。 后来成为“组长”的阿萍

更多时候是和阿伟一起负责从

“强哥” 处获取账号并分发、团

伙成员看管、 工作分配等。

阿萍告诉检察官， 虽然许

多“猪仔” 是为利所诱自愿来

到柬埔寨从事犯罪活动的， 但

也有部分是经人哄骗， 去后才

发现是参与诈骗。 “而且偷渡

在外的生活远不如大家想的那

样。” 阿萍如实说。

“在境外的生活环境比原

本想象的要恶劣许多， 衣食住

行都不如国内方便， 哪怕已经

升为组长， 赚了不少钱， 但都

不敢正大光明地花。” 阿萍回

忆起那段在柬埔寨的日子， 仍

然十分感慨， “最令人痛苦的

还是精神折磨， 因为做这一行

是见不得光的。” 阿萍等人所

有日常行为均需偷偷摸摸进

行， 更不可能时常和家人沟

通， 对孩子的想念、 对自身行

为的后怕均日夜折磨着他们。

在讯问过程中， 检察官察

觉到阿萍、 阿伟已对自身行为

感到后悔， 还非常挂念孩子，

于是以此为契机进行感化， 结

合释法说理， 告知他们自愿如

实供述罪行， 争取依法从宽处

理。

阿萍、 阿伟最终选择认

罪， 并自愿退赔部分违法所

得。

承办检察官认为， 阿萍、

阿伟受他人雇佣， 共同采用电

信网络方式， 虚构事实， 隐瞒

真相， 骗取公私财物， 数额巨

大。 此外， 两人为参与实施电

信网络诈骗， 违反国境管理法

规， 采取抄小路的方式偷越国

境， 情节严重， 已涉嫌诈骗

罪、 偷越国（边） 境罪。 今年

7 月 17 日， 检察机关依法对

阿萍、 阿伟提起公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蛇头”“猪仔”一网打尽

10天被骗105万元

饱受精神折磨的偷渡生活

“稳赚不赔”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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